
获释后，他们又静静地散去。  

他们的从容来去与平和举止，却

触动了一个窃国小人的脆弱神经。一

场涂炭生灵的邪恶镇压从此拉开了帷

幕。荒诞离奇的谎言，精心伪造的证

据，大逮捕，酷刑，洗脑，强奸，精

神病院和株连九族，江泽民流氓集团

所动用的手段集古今中外人类一切残

酷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之大成，数百

人被毒打致死；十数万人身陷囹圄，

饱受酷刑折磨；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面对如此血腥和邪恶的迫害，法

轮功修炼者却从未以血洗血，以牙还

牙，他们以大法弟子特有的大善大忍，和

百折不回的坚韧，吃尽人间一切炼狱般的

痛苦，将真相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人们

不但看不到法轮功修炼者的暴力行动，甚

至听不到他们的一句委屈，一句抱怨。  

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法轮功修炼者的

和平行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就象人们在沐浴雨露阳光，呼吸新鲜

空气一样，人们对于自身拥有的一切安宁

与幸福浑然不觉，也很少考虑它的由来。

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仅仅从表面上来

看，就是现在，法轮功的和平精神也是这

种幸福的原因之一。而代价就是法轮功修

炼者以大善大忍胸怀的无私承受和付出。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法轮功修炼者

都隐忍不言，也一样可以会有世界的稳

定。其实如果那样，世界只会更加动荡。

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的沙漠化造成

沙尘暴频频袭击北京和东北等地，甚至波

及了周边的韩国，日本和台湾。比自然环

境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人类道德的沙漠化，

它将威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每一个人的安

危。如果邪恶势力对信仰“真善忍”的人

们的镇压得逞了，那么在中国就会充斥着

“假恶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

谎言和暴力之中，永无宁日。  

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说，“任何一

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公正的威

胁。”对“真善忍”的镇压从第一天起，

就注定了它必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

为对人类道德的摧毁绝非一个国家的内

政，而是对整个人类道德良知和正义的公

然挑战。2001 年 11 月感恩节时，来自十

二个国家的 36 名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天

安门为法轮功和平请愿，更是给法轮功的

和平行动打上了更加鲜明的国际化烙印。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面对铁窗和酷刑，面对江泽民操纵的整个

国家暴力机器，大法弟子坚定地迈出了自

己的家门。这是仁者的胸怀，圣者的庄严

和觉者的慈悲。他们忍受的痛苦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却承受得那样从

容，那样义无反顾。他们的所思所想，所

做所为，正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道德

丰碑。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

实。”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诋毁法轮功和法

轮功学员，整个世界都目睹了江泽民的残

暴冷血，豺狼成性，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功

的和平精神。雨横风狂后，又见艳阳天。

当历史走过这一页，人们会认识到，是

4.25拉开了正邪较量的帷幕，也是人类道

德走向升华回归的转机。 

 

                    文/章天亮 

五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发生了一件石

破天惊的大事，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人们至

今仍无法估量。随之而发生的一切一切，让

全世界每个知道它的人都在强权与良知、在

真善忍与假恶暴之间做出选择。  

回首人类的历史，从印度的圣雄甘地

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再到南非的曼

德拉，任何一个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发起

者都是领导着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阶层进

行和平抗争。1999 年 4月 25 日，当时遍

布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布各个种族

和社会阶层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毫无思想准

备的情况下被推上了世界舞台，在中国，

亿万名修炼者更进而成为一个磨牙吮血，

杀人如麻的邪恶集团的镇压对象。从那时

起，面对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的迫害和铺

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法轮功修炼者却始终

秉持着和平的理念向大众揭露着迫害的真

相。这一波澜壮阔的和平运动，无论从规

模之大，涉及的国家之多、范围之广，还

是涉及的社会阶层之复杂上看，都是史无

前例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他们的鲜血、自

由和生命谱写着一幅辉映千古的历史画

卷。  

对于“真善忍”的诋毁，就等于告诉

人不能做一个好人，就是公然对抗人类普

世承认的道德标准，对于修炼”真善忍”

的人进行逮捕并大打出手，就等于是在宣

称做好人有罪。在这样的情况下，法轮功

学员应该怎么办，是隐忍偷安，还是揭竿

而起？他们都没有。他们的选择是出人意

料的。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

没有阻塞交通，没有任何示威的行动，就

这样，他们静静地来到了中南海，希望有

机会向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陈述他们

的真实情况。在傍晚得知被关押的修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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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1999年7.20以来的

四年中，通过民间

途径能够传出消息

的已有951名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致

死，2001年10月底

中共官方内部统

计，拘捕中的法轮

功学员死亡人数已

经高达1600人，全

国被非法判刑的法

轮功学员至少有

6000人，被非法劳

教的人数超过10万

人，数千人被强迫

送入精神病院受到

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的摧残，大批法轮

功学员被绑架到各

地“洗脑班”遭受

精神折磨，更多人

受到所谓“执法人

员”的毒打、体罚

和经济敲诈。 

1999 年 4月 25 日早晨，我到

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府
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
多学员，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

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排列得整
整齐齐。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

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
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
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
响起了掌声。我转身一看，几十米

之外，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
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我快步

走，往朱镕基身边靠近。这时，有
学员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动，维持
好秩序。  

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来
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 

“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
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

来反映情况。” 人群中有学员回
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
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
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

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

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
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
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
代表？” 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
不过 2 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
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

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  

“我！”                                 
“我！”  
“还有我！”…… 这时大家

纷纷举手。  
“人不能太多。” 朱镕基在

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
的三个人。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
中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

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
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
几个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

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
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
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工作人

员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
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不一会，进来四位三、四十
岁模样的官员。其中一位四十多岁
坐在我对面。“我们受总理委托来

了解情况，你们先登记一下。”他
说。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单位

和电话。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
员。  

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计

算机公司的职员，她首先说：“何
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

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谁？”信访局的那位负责

人似乎没听清，打断她的话问道。  

“何祚庥。”我们几个一起

说。  

“不就一个何祚庥吗？！”
他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
蔑。  

“又是何祚庥？！” 另一个
官员低声嘟哝。  

“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
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
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女

学员接着说。  
“法轮功修炼‘真、善、

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
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修炼

一段时间受益后，又告诉他们的亲

戚朋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 修
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
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

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女学员
和另一位下岗工人学员都反映了这

个情况。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

开出版发行的, 但国家新闻出版署

禁止出版 , 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
盗版书。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

出版发行。”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
的情况也提出来。  

四位官员边听边记录。我们

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又补充了一些
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们还谈到既然中央确定了
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三不
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打棍

子），各级政府机关和新闻单位就

应当贯彻执行。  

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
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

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

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
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
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

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
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

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
中央领导阅读。  

出来之后，学员们很关心天
津公安是否放人。我简单的向站在
西门口的学员介绍了情况，以及他

们没有明确表示放人。因此大家仍
然在原地站着，等待着事情的解

决。旁边一直有便衣注意着我的一
言一行，他们心里可能以为我是上
访的组织者之一，或者我是某某负

责人，所以一直在跟踪。事实上，
我只是普通的炼功者之一。（几天

之后，单位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就
有人查了我的档案，但没有发现我
有什么特殊经历。）  

我觉得刚才的上访已经反映
了我关心的问题。那天我还有别的

事情要做，于是从中南海出来不久
我就回去了。 

        文/石采东  

  * * * * * 
石采东, 法轮大法弟子,  99年

“4.25”时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2002年11月起在美国特拉华
大学作访问学者，现居纽约。 

4.25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 

我有一个梦想 

希望人们都生活在花的海洋 

那里到处是真诚的微笑 

那里到处是善良的目光 

那里到处是为了别人忍受痛苦却不见心伤 

  

我有一个梦想 

那里的人们永远沐浴着阳光 

那里没有虚伪，狡诈，野蛮 

那里没有自私，愚昧，欺骗 

那里没有黑夜与荒凉 

  

为了这个梦想 

我告别了爹娘，背井离乡  

为了这个梦想，我受尽了世人那不解的目

光 

 

为了这个梦想，我遍体鳞伤，受尽诽谤 

为了这个梦想啊，踏遍千山万水，只为寻

找那曾纯真的你，那迷失的羔羊 

为了这个梦想啊，敲醒了那沉睡了千百年

的沧桑 

  

如果生命给我一百次的选择，我将一万次

的回答 

法轮大法是我毕生的向往  

今天的你们啊，是否忘记了来时的方向 

相信真善忍吧，她使你不再迷茫  

真善忍呼唤你，呼唤你那份纯真与善良 

我有一个梦想  


